
和姐妹们握手告别

深夜 12点，王泉媛被一阵砸门声和
马匪的吵喝声惊醒，女俘们也都醒了，她
们迅速围成一团， 警惕而惊恐地注视着
不断闯入的敌人。

女俘们被逼在一个墙角。

屋里的灯亮了， 王泉媛看到三营长
领着足有几十个人挤了进来。 三营长传
马进昌旨意， 当众宣布不但要纳王泉媛
为妾，还要举行宗教仪式……吴富莲、何
福祥等人都为王泉媛捏了把汗。 王泉媛
恨得直咬牙，可有一个什么万全之策呢？

三营长及马进昌的参谋长再三催促：“王
团长，走吧，别让马团长等得着急了！”王
泉媛还是那句话：“不，我决不去！”“不去
可不行，你看门外有门板，你也知道它是
干什么用的。 不去， 团长说了， 就打死
你！”马进昌的参谋长恶狠狠地说。

“打死也不去！”

参谋长又说：“王团长还年轻， 打死
多可惜，嫁我们马团长那可是穿金戴银，

要什么有什么， 再给他生个儿子……”

“呸！让你老婆去给他生儿子吧！”王泉媛
将一口浊痰吐在了参谋长脸上。 参谋长
挥手喊“打”，被三营长拦住。三营长树皮
一样的脸上堆满了笑纹，“王团长， 俗话
说：好汉不吃眼前亏。我说呢，你还是跟
着参谋长走吧，要不打了半死，抬也是要
走的，何苦呢？”“不，打死我好了。”“唉，

哪能打死你呢？ 那只不过是参谋长气头
上的话，你说对吧？”三营长使劲捅了捅
马进昌的参谋长。 参谋长哼哈咿呀了半
天，又说：“是我的错，火气太大，您王团
长多原谅。”

三营长抓住时机，赶紧说：“王团长，

参谋长也认错了也赔礼了， 这回您该动
身了吧？”

“不，这绝不可能！”王泉媛知道，一旦
去了，一切都会由敌人说了算。真到那时，

她纵然是一只铜头铁臂的猛虎， 也架不住
一群恶狼！

如此反复的拉锯战一直进行到凌晨 4

点钟。

王泉媛被逼上了绝路：想死不能，只有
嫁给马进昌。

王泉媛在心里呼喊着陈刚， 撕心裂肺
地呼喊着———你在哪里？ 你为什么不带军
队来救我？你知道我在马匪牢中受苦吗？难
道你忘了遵义那天晚上你的诺言吗？

如果马匪们不在， 如果身边只有吴富
莲， 她会失声痛哭， 哭诉心中的仇恨和怨
愤，哭诉命运的不公和冷酷……可此时，她
不能，她只有在心里哭给自己听，哭给自己
看。 她甚至没有哭的权力。 她同样需要帮
助，需要关怀，需要鼓励。可是她更有责任
去帮助、关怀、鼓励那些曾经是她部下的同
志们。

怎么办？

仿佛站在悬崖边上， 仿佛被逼上了高
山之巅，没有回去的路，只有往前走———万
丈深渊在等待她。 万丈深渊也许正是黄泉
之路，也许侥幸能够逃脱魔掌……

王泉媛决定跳下这万丈深渊。

“好吧， 去可以， 但要答应我几个条
件。”她说。

三营长、马进昌的参谋长喜形于色。三
营长：“只要王团长答应去，一切都好办。来
人！”“慢！”王泉媛制止道，“不！不答应我几
个条件，你们只好抬我的尸体走。”三营长：

“唉，去了再说，团长都会答应的。”王泉媛：

“你又不是他，我要让他亲口答应！”三营长
和马进昌的参谋长一合计， 立马派人回去
禀报。不一刻，马进昌端着一副胜利者的架
势走了进来，“有什么话你说吧。” 王泉媛：

“我有几个要求，答应了我跟你去，不答应
我决不去。”“你说吧，什么要求？”“第一，吴
富莲要跟我一起去。”“吴富莲？”马进昌觉得
可笑，“你看看她已经病成这样， 她怎么能
跟你去呢？”“不， 她一定要跟我去！”“不可
能！我们要把她送进医院。医院里有药，有
大夫……”“不！她一定要跟着我！”“她……

她都快死了！”“你送她进医院就是送她去
死。我每天给她喝点米汤，她会好起来的，

送她进医院就没有人管她了！不答应带她，

我就不走！”马进昌想了想，让步了：“那好
吧，我答应你。”“第二，李开芬跟我走。”

“嗨！李开芬也是要去嫁人的，人家要

过自己日子的！”

“不行， 不带她我就不走！”“干嘛这么
死心眼，你嫁了我，那李开芬也要嫁军官做
太太的！”

“不，我一定要带上她，否则不去！”王
泉媛决定带李开芬走， 是出于尽早逃出马
匪魔掌的考虑。李开芬有文化，办法点子多
一些， 将来逃跑的路上会帮她克服很多困
难。实际证明，李开芬在被单独关押时即想
办法逃出了魔掌， 投在兰州八路军办事处
党的怀抱之中。

见王泉媛死不松口， 马进昌只好答应
下来。“还有吗？”马进昌有些不耐烦。一是
天快亮了，他有些疲劳困乏，再就是，他觉
得自己处在一个被动的地位上， 什么都是
眼前这个女人说了算。

“还有： 第三个条件就是宗教自由，你
信你的教，我信我的教；我不入你的教，你
也别干涉我的教。” 马进昌还想说什么，见
王泉媛梗着脖子没有让步的意思，

马进昌挥了挥手：“好吧， 这第三个条
件我也答应你。”王泉媛愣了一下。也就是
说，她必须跟马进昌走了；也就是说，从此
时此刻开始， 她步入漫长的从崖顶到渊底
的万丈深渊的行程， 或死或逃出去都是这
渊底的结果。会是什么在等待她？不知道。

“好吧，三个条件你都答应了，我只好
跟你走。就用外面那块门板抬上吴富莲，你
们去把李开芬接回来，咱们一起走！”马进
昌说：“会的会的，咱们前头走，她们后面就
到，唉，我都答应你了，难道还会反悔吗！走
吧！”王泉媛和姐妹们握手告别，互道珍重。

前面是什么，谁也不知道。

马匪见大功已告成， 陆续撤到监房外
面，王泉媛深情地望着患难与共的战友们，

这也许是她们最后在一起的时刻， 这也许
是她们今生永世的最后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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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霞 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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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报记者 沈轶伦

秦文君：外白渡桥的故事
手抚桥钉，听江声滔滔，似乎在祝福故乡的家人安好，也似乎是从中汲取力量，来不断确

认自己从哪里来，未来要到哪里去。有多少上海人，就有多少个与外白渡桥有关的故事。

笃鲜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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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记忆海

荨外白渡桥位置示意图

老上海市区排涝工程

通过管泵和河道将涝水泄入黄浦
江等江河，并用潮闸予以控制，是上海
市区防汛的主要手段之一。

清同治元年（1862年），工部局在公
共租界的南北向主要马路埋设排水总
管，雨水顺管道坡降分别流向苏州河和
洋泾浜；在东西向马路埋设小沟管与总
管连接。

汉口路、冰厂街、山西路、直隶路
（今石潭路）、盆汤弄、香粉弄等处，拆除
砖砌方沟排水道，改换英国制陶土蛋形
管。

马路两旁侧砌条石， 较马路稍高，

下设微仄平石。砖砌两层腰式阴沟引水
入沟。平石下通沟处砌深三四尺的矩形
水池，水入池内，淤泥沉底，用长勺捞
出，以免管道壅塞。

同治二年，在广东路、北京路、苏州
路、福建路、四川路等部分地段埋设 2×3

英尺、3×5英尺管径砖砌排水沟渠。

光绪十七年（1891年），第一条手制
水泥蛋形管埋设于武昌路（今吴淞路—

峨嵋路地段）。

光绪三十年，工部局引进机器造出
管径 12 英寸以下的圆形水泥沟管，广
泛用于下水道。

1912年，拆城墙、填城濠筑马路，置
下水道。1915年， 公共租界当局准许房
主装水厕。1917 年，工部局筹设污水沟
渠。1921年，在北门建全市第一座污水
处理厂， 并排设污水管， 担负排泄家
庭、商店水厕及公用厕所污水，厨房、

浴室、 洗涤等生活用水仍经雨水管就
近排入河浜。是年，在外滩建第一座雨
水泵站。

1934年，埋设雨水管 3408英里，一
般管径 6-12 英寸，吴淞路、东京路（今
武进路）、池浜路（今慈溪路）等埋设的
钢筋混凝土总管管径 4.6英尺。

清光绪七年，上海首次在法租界的
东部地区埋设 10条横向排水管， 排放
外滩黄浦江。1934年，埋设砖管、水泥管
下水道 156.8 公里， 一般管径 0.5～0.7

米，总管管径 1.35米。雨水污水合流。排
水管埋设范围， 西起海格路 （今华山
路），东至黄浦江，北自爱多亚路（今延
安东路），南讫民国路（今人民路）。

租界以外的雨水沟渠不多，不成系
统。闸北以沙泾港、虹口港、彭越浦及苏
州河为出口。 南市沟渠穿埋于屋基之
下，以日晖港、龙华港及黄浦江为排放
口。浦东沿江一带仓库、码头有少量雨
水沟管。此外，公共租界和法租界下水
道不相通。1914 年，洋泾浜填平筑路，

公共租界在路北埋一条圆管， 接向
南京路。 法租界在路南沿宁海东路
近段埋一条管道， 接通今西藏南路
的拱形管。

抗日战争胜利后，上海市专设沟渠
工程处，在南京路日昇楼一带维修少量
沟渠。截至 1949年 5月，全市有雨水管
道 531公里，防汛泵站 11座，排水总能
力 16秒每立方米。

（摘自《上海通志》）

记忆，是一个人内心的疆域。若要在其
中漫步，需要依靠地标，才能时时确认自己
的方位。对 65 岁的秦文君来说，她的地标，

是外白渡桥。

3岁之前，几乎每一天，她都被抱着或者
牵着从桥上走过。一个人和一座城市最初的
依恋，在此萌生。17岁之后，她离家千里，外
白渡桥成为她怀念家乡时， 一个具体的寄
托。

在相隔两地的日子里， 她若能回到上
海，必定要看看这座桥。手抚桥钉，听江声滔
滔，似乎在祝福故乡的家人安好，也似乎是
从中汲取力量， 来不断确认自己从哪里来，

未来要到哪里去。

人的依恋

因为历史的机缘，南下干部父亲，和家
住老城厢的母亲，在上海相识相恋。因为地
势的机缘，起于北新泾的苏州河，和起于淀
山湖的黄浦江， 在外白渡桥下相交相会。像
那个巨变的时代里， 无数新生的事物一样，

新婚的小两口，把家安在外白渡桥边的大名
路上，诞育了新的小生命。

1954年，秦文君出生在父母位于大名路
的房子里。满月之际，按照本地风俗，新生儿
要被抱着“过桥”以求长大后平安勇敢。父亲
就抱着长女过了外白渡桥。

待秦文君满月后，母亲恢复上班。母亲
工作单位所在的第一机械工业部上海办事
处总部在中山东一路的太古大楼，母亲所在
的联合采购部在圆明园路上。单位为解决女
职工后顾之忧，设有哺乳班，可以托送婴儿。

每天清早，母亲从大名路的家出发，抱着秦
文君穿过外白渡桥去外滩上班。母亲雇来的
小阿姨蹦蹦跳跳跟在后面，手里提着婴儿用
品。阿姨一路逗着婴儿，婴儿一笑，母亲也
笑。外白渡桥属于笑声。

弟弟出生后，全家搬到南昌路一机部的
宿舍住。此后每每经过外白渡桥，秦文君觉
得，算是回到“故乡”。

母亲有一次带秦文君在桥下的小西餐
店吃西餐，这是秦文君第一次吃西餐。她记
得手握刀叉的触感，也记住了这座桥和周边
建筑所呈现的异域风情———和外婆家位于
南市老城厢的建筑完全不同，展示着另一种
文化的密码。

渐渐长大， 无须再被大人抱在手里，秦
文君自己从桥上走过，有时会在桥板上捡到
一些东西。有时是一颗生锈的小铆钉，有时
是一枚玻璃弹子， 玻璃弹子上留着神秘印
痕。她把它们拿在手里看了很久，将之与全
钢结构桥身上的铆钉比对，这不是桥上掉下
来的零件，但却像桥梁和她有默契，偷偷藏
在这里，等着赠予她的小礼物。

就像一棵村口的老树， 特意备下果实，

等自己珍爱的孩子去发现。

故乡的影像

1971年，秦文君 17岁了，即将随时代的
安排，赴黑龙江上山下乡。离别之际，她告别
亲友，也到外白渡桥和它告别。外白渡桥周
边，已经没有她的家人居住，但外白渡桥本
身，对她而言是一个朋友，代表了上海这座

城市的身影、气味、温度和一切。

此后直到 1979年回到上海， 漫长的 8年
里，秦文君每次从黑龙江回沪探亲，都会去外
滩独自到外白渡桥走一走， 或者在附近坐一
会。探亲的时间多么短暂，但秦文君总不吝啬
把时间留给这位旧知。“坐在那里，看着车来人
往， 觉得每个人在这个城市里都有自己的位
置，只有自己没有位置了。但是心里面的外白
渡桥还在，总感觉它老，它懂。”

在那段岁月里，外白渡桥是否常常会打喷
嚏？因为那些奋斗在外的上海知青，都很想它。

在梦里，桥身在晨雾中慢慢清晰，整个外
滩建筑群展现眼前， 江面上传来的阵阵汽笛
声，过往电车上的“小辫子”颤颤巍巍，偶然闪
烁火花，发出滋滋声音，还有无数车轮滚动的
声响和远处海关大楼的钟声，构成一种属于上
海的声音，在黑龙江的冷夜里，在安徽、在江
西、在云南、在贵州的某个角落，回响在许许多
多知青思乡的梦里。

桥的故事

差不多在秦文君出生 100年前，1856年英
商韦尔斯等组织苏州河桥梁建筑公司，在此建
一座木桥，称为韦尔斯桥，来往行人车马过桥
均要付过桥费。

1872年，英美租界工部局在桥西另建一木
桥，长 117 米，宽 12 米，并将已陈旧的韦尔斯

桥收购拆去。因新桥位于外滩公园旁，故称公
园桥；又因此处原为外摆渡处，亦称外摆渡桥。

因过此桥已经不再收过桥费，逐渐被大家称为
外白渡桥。1907年， 工部局将此桥改建为钢桁
架桥，长 104 米，宽 18 米。下部是设有木桩基
础的钢筋混凝土墩台。二孔，能通航，成为城市
标志性构筑物。（《老上海名人名事名物大观》，

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

2008年 4月 6日上午，百年老桥外白渡桥
将接受为期一年的体检，驳船托起桥身，南跨桥
体借着黄浦江涨潮浮力, 缓缓起身并在水面上
转身,于 12时 05分正式出航,驶向“体检和疗养
地”———上港集团民生分公司码头。当日外白渡
桥附近的水面封锁了交通, 附近的道路也加强
了交通疏导， 毗邻外白渡桥的黄浦公园采取了
限流措施,增设了围栏,但看台上挤满了热情的
观众。外白渡桥北侧的上海大厦里,也有不少人
探出头来,俯瞰大桥。2009年 4月，整修好的外
白渡桥归来时，又引发许多市民冒雨等候。

有多少上海人，就有多少个与外白渡桥有
关的故事。

1899 年，11 岁的顾维钧考入上海英华书
院。一次经过上海市区的外白渡桥，顾维钧看
见一个英国人坐着黄包车，拉车上桥本来就很
累，他还用鞭子抽打车夫。顾维钧愤怒地斥责
他：Are you a gentleman?（你算不算个绅士？）

暮年时，这位在巴黎和会上拒绝签字的外交官
告诉子女：“当时我年岁太小，并不理解政治变
革，但我能感到，有些事很不对劲，有些事应该

得到纠正。我从小就受到影响，感到一定要收
回租界，取消不平等条约。十五六岁的时候，我
就决定今后要从事外交政治。”

在 1932 年和 1937 年两次战争中， 从虹
口、杨树浦汹涌而来的难民潮主要聚集于外白
渡桥，希望由此进入公共租界避难。日军占领
上海后，外白渡桥北岸由日军把守，南岸则是
公共租界的属地。人们往来于虹口与公共租界
之间，都须提供通行证，并接受搜身，还须向日
本士兵鞠躬，许多上海人往来桥上，都曾遭受
日军的耳光和拳脚侮辱，这也成为一代上海人
的耻辱记忆。

70年前的 5月 25日上午 8时许， 苏州河
以南的上海市区全部解放。 部队打到苏州河
边， 却都在桥边受阻于敌军强大的火力封
锁。最先到达外滩外白渡桥的是 27 军 79 师
235 团 1 营。打头阵的战士尚未冲到桥中央，

就全部牺牲。鲜血染红了苏州河。

当曾在部队服役的父母，抱着诞生于和平
年代的秦文君走过外白渡桥时，是否想起过牺
牲的战友？当少女秦文君一次次流连在外白渡
桥上时，是否也感受到了城市历史中先辈走过
的足音？

而一代代人来来往往， 桥始终在那里。每
一个清晨，迎接游客、迎接上班族、迎接拍婚纱
照的新人，也迎接某个被父母珍爱抱在怀里的
满月孩子，郑重走过这座桥。这是它欢迎一个
新生市民的方式。而小孩睁开眼睛，记住了跃
入视线的第一个鲜明的城市地标。

▲外白渡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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